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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古运河文化基因探微 

任广军 

无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也是内地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那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为无锡构

筑了历史的辉煌，带来了今天的成就？2019 年 7 月，伯渎河边的“梅里遗址”被考古界确定为商周文化遗址，伯渎河被证明是

开凿于三千年前的人工河，意味着古运河是无锡不仅拥有三千年历史而且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的文化遗存。因此，古运河见证

了无锡城市变迁的全过程，无锡的文化基因必须到古运河历史中去寻找。 

然而，今天我们对于无锡古运河的认识，往往忽视它是由伯渎、梁溪、护城河、城中直河等多条河流所组成的复杂水系。

在隋炀帝开“江南河”之前，夫差所开“吴古故水道”是从伯渎经鸿声、漕湖入苏州，说明伯渎在隋代以前一直是“吴古故水

道”的一部分；而作为“吴古故水道”核心段的城中直河，虽然后来被填没变身为中山路，但作为运河主航道的历史长达两千

多年；明嘉靖以后，由于直河变狭变浅，大船改走东外护城河，官船与小船改走西内护城河，内护城河的城西段就是梁溪，说

明梁溪在新运河贯通之前是运河的一部分。实际上，当年的伯渎正是通过梁溪连接太湖，又在常熟接通江海，成为太湖重要的

泄洪通道。虽然梁溪是不是一条人工河尚无考古依据，但梁溪被称为无锡母亲河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伯渎与梁溪连接处的仙

蠡墩，以及在梁溪发源地锡山遗址，都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存，意味着梁溪河畔在史前已有文明存在。数千年来，虽然气候变迁、

朝代更迭，但无锡人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件事情就是“治水”。无锡就是在不断开凿疏浚河流的过程中，在与洪涝灾害的搏击中，

磨砺出百折不挠的古运河精神，孵化出迁想妙得的创新意识，灌溉出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成为一颗璀璨夺目的太湖明珠。 

一、治水实践，磨砺出百折不挠的城市精神 

梁溪是沟通太湖、五里湖与内河水系的纽带，旧时无锡别称梁溪，说明其地位与作用非比寻常。传说大禹的治水助手张渤

化身“猪婆龙”拱开犊山门，使得五里湖成为梁溪与太湖间的天然蓄水湖，从此梁溪两岸成为鸢飞鱼跃、五谷丰登的鱼米之乡。

虽然渤公故事只是传说，但犊山工程确实是调节内河与太湖水位的关键枢纽。而且无论是仙蠡墩还是锡山遗址，其自马家浜、

崧泽、良渚至吴越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是完整的，锡山遗址还出土了只有部落首领才能拥有的玉戉、玉錛等器物，因此梁溪作

为一项史前水利工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泰伯抵达梅里的时候，虽然良渚文明消失已久，但食鱼米猪鹿、穿丝麻织物的生活方式不仅与良渚文化一致，而且成为

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象征。《史记》所载“断发纹身”，就是对水乡泽国生存技巧或生活方式的描述，表明泰伯来到这里后便

剪短头发、刻画其身，投入到插秧捕鱼、兴修水利的事业中，留下了一条造福乡民三千年的伯渎河。泰伯的后代没有停止开沟

挖渠的工作，虽然后人将荆溪、胥河或邗沟等仅仅看作是伐楚或伐齐的军事用途，但如此众多而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然是在几百年中逐渐成型，军事用途毕竟是一时之需，但抵御旱涝与灌溉农田则是常态化的。 

当楚灭越国，黄歇请封江东以历山为都邑，此时大量的泥沙淤积已经让过去的河床抬高，即便如渚、墩、洲等水中高地也

不时遭受汛期洪涝。当时的“无锡湖”（即芙蓉湖）还是一片千余平方公里的广阔水域，但因底平水浅，如果航道直接走无锡

湖，就会受到江南气候时旱时涝的影响。所以，黄歇一方面疏通了黄田港、黄浦江等河道让太湖水下泄江海，另一方面“治无

锡湖、立无锡塘”，筑高堤坝，湖河分离。 

如今，在当年的“无锡塘”内还留有一个小岛黄埠墩，在惠山北麓留有一条连接都邑“黄城”与黄歇行宫的“龙尾陵道”。

“黄城”的位置就在“吴古故水道”与“吴古故陆道”的交汇处（今钱桥陈漕湾），黄歇行宫则在今天的城中公园白水荡边。虽

然黄城踪迹早已消失，但“行宫”所在地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已成为现代化都市的中心。在黄歇到来之前，这里已被越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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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百年，“无锡”如“姑苏”“余杭”等地名一样是一个古越语词汇，正是因为黄歇“治无锡湖、立无锡塘”的事迹，从而

有了以“无锡”命名的无锡城。 

换言之，如果把泰伯看作是无锡的人文始祖，那么黄歇就是无锡的开城之君。无锡因治水而得名，因治水而立城，无锡城

市的精神内核是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历史上的无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既有城墙外两道护城河环绕，又

有城墙内 18条河流纵横，水患或干旱的袭扰从未间断，“治水兴利”贯穿着无锡历史的全过程。譬如，明嘉靖四十年运河暴涨，

舟行入民居；万历十五年太湖骤涨，倒灌梁溪，周边数百里一望成湖；清康熙四年太湖结冰，运河不通舟楫一月有余；民国二

十年河水猛涨，低田被淹，轮船停驶；1991 年连降暴雨，沿河居民家家受淹……同时三千年来，枕河而居的无锡人从未停止抗

击旱涝，治水兴利，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古运河精神传承至今。 

二、诗性生活，孵化出迁想妙得的创新意识 

无锡古运河经常被描述为“穿城而过”，事实却是先有河后有城，傍河筑城而形成龟背形的自然格局。南来北往的各色舟

楫在城内穿梭，不同口音的船家商贾在塘街驻足，信仰各异的宗教文化在直河汇合，无锡因此成为一座多元文化的熔炉，一座

以自然与诗意为基调、以变化与创造为常态的江南城市，并在直河两岸涌现出一大批如王羲之、顾恺之、李绅、倪瓒、钱钟书、

华彦钧等艺术或文学大家。这些大家的艺术素养与艺术成就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然而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对自由与真理

的追求，杰出的艺术成就孵化出了无锡人“迁想妙得”的创新意识。 

“迁想妙得”是顾恺之提出的美学思想，“迁想”指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把主观情思“迁入”客观对象之中，把握对象的内

在本质，取得艺术创作的灵感；“妙得”是“迁想”的结果，让灵感转化为符合对象本质的完美艺术形象。顾恺之的代表作《洛

神赋图》是类似于连环画而又融会贯通的长卷，讲述曹植与洛神的爱情故事。虽然作品中每个部分都有水的写照，但水势、水

态、水性所用线条有时舒展自如，有时平滑光洁，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又荡漾回旋，这种波涛律动的水浪之美又与画中人物的惊

讶、激动、惆怅等情绪连成一体。这里对水的描绘就是一种“迁想妙得”，其实是对生活世界本质的把握与艺术再现。 

与顾恺之不同，倪瓒的“水”总是无形的。或许在倪瓒看来，任何的笔触或技法都无法准确传达水之品格，只有“空”或

“无”才能展示水的气象万千。倪瓒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从小饱读儒家、道家与佛家经典，四十岁时散尽家财浪迹太湖，广

泛结交和尚、道士、诗人、画家，作品多为太湖山水，构图平远，景物极简，疏林坡岸，浅水遥岑，呈现出一幅幅苍凉古朴、

静穆萧疏的意象。倪瓒的美学思想主张绘画应表现作者的“胸中逸气”，以自然适意之“逸笔”写疏宕幽深之画境。这种思想

显然源自其对自然山水的领悟，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世界的彰显，作品意象因此成为人与大自然生命融为一体的世界。 

这种领悟与融合也体现在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在直河塘街成长的王羲之，对自然与自由的理解必然深刻，每一个字的飘

逸流畅与闲适舒畅，正如蜿蜒曲折的运河水，随机赋形，随形赋法。因此，古运河畔艺术家作品的共同点就是“自然”与“自

由”，都是对儒家的“中和”、道家的“飘逸”与禅宗的“空灵”等思想的融会贯通，他们都在以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阐释与

演绎古运河的文化本质。 

同样，《二泉映月》也是一种对现实、自然的领悟与内在精神世界的融合。表面听来有着说不尽的悲凉与哀怨，而内在蕴含

的却是既深邃又柔美的沧桑，伴随着抑扬顿挫的力量感，流动着的是古运河水的温婉与柔韧。所以，《二泉映月》描述的既不是

一井泉水，也不是一弯明月，而是饱经沧桑、永不停息的古运河水。那是阿炳眼中的古运河，也是无锡人眼中的古运河，是历

经曲折流淌了三千年依然不断前行的古运河。当日寇铁蹄侵入中国之后，阿炳每天在三万昌茶馆门前演奏的是《义勇军进行曲》，

编唱的是十九路军的抗敌故事。《二泉映月》正是创作于这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那个时候，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泉映月》的引子，以四拍短小音调开始，轻微、低沉、含蓄，像直河水从远方汩汩而来，把听众带入遥远深广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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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乐曲进入平稳的曲调，那稍有起伏的节奏只是船桨带起的涟漪，时而悠扬，时而深沉，时而抒情，却有一股深沉的力量，

推动微波细浪向前流淌。尾声处的曲调更加柔和与舒缓，河水流向了未知的远方，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这是古运河水的力

量，也是古运河艺术的力量。滋润万物，通达而广济天下；荡今涤古，永远适应环境又不失本性；遇圆则圆，逢方则方，无可

无不可，无为无不为。这是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由的追求，生发出创新的基因和能力。它源自于枕河而居的生活方式，源自于

治水兴利的社会实践，也源自于开放包容、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价值观念。 

三、上善若水，灌溉出经世致用的城市灵魂 

如果说治水兴利磨砺出无锡的古运河精神，艺术成就孵化出无锡的创新意识，那么东林思想则浇灌出无锡的城市灵魂。创

建于北宋年间的东林书院最初并不在弓河一侧，而是在城南伯渎岸边的保利寺旁。创始人杨时虽然师承程颢、程颐，却没有墨

守老师的教条，既继承了《大学》《中庸》《孟子》中的“格物致知”“形色”“天性”等概念，也吸纳了道家列庄、佛教华严

宗、《易经》的精华。因此，杨时的思想以儒为宗，出入释道，其核心是“爱人”，主张民贵、宽政。民贵是把人民重为社稷之

根本，“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财本摇也”。宽政是爱民的主要内容，“宽者得众”，所以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

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使民安居乐业。 

杨时在无锡讲学前，曾在萧山担任县令。当时的萧山易旱易涝，常年受灾，杨时经过实地踏勘，相度山形地貌，估量地域

范围，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围起了面积近四万余亩的湘湖，保住了沿湖农田防旱防涝之利，“各处穴口，遇涝可闭，遇旱可启”，

百姓盛赞杨时筑湖“利民及物，莫大之功”。因此，杨时既是一名思想家，也是一位践行者。在锡讲学十八年，门前流淌的古

运河、饭稻羹鱼的平民生活、不时发生的洪涝灾害等，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而他的“爱人”思想最终被明代东林学人继承

发扬。 

杨时回归故里后，东林书院渐趋冷落直至荒废。一百年后，幼年在此读书的邵宝出仕后力图修复东林书院，却因种种原因

未能实现，后来在惠山寺北创立了二泉书院，教导学生要“道德至上，功名次之”，被百姓称为“二泉先生”。在今二泉书院

君子堂内有一副对联：“疏许立身一饭心常悬北厥，功存谙学半弓地已辟东林”，道出了邵宝与东林书院的历史渊源。紧挨二

泉书院的是东林先生顾宪成的祠堂。顾宪成当年对邵宝崇拜有加，尊其为师，在二泉书院建立 88年后，与弟允成及高攀龙等人

同倡捐资，复建东林书院，强调学问“务在躬行实践”，提倡经世救国的务实之学，成为“一时儒者之宗”。 

虽然今人提及东林往往想起明末朝廷的政治风云，但顾宪成与高攀龙为无锡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以一颗爱民为民之心，创立

了一门务实经世之学。这是一门以济世、救民为目的的“有用之学”，认为宇宙万物由于“各自其所禀”之不同，而各有其特

点和生长发展规律，故主张要对大至天地、小至草木之物都去探求其理。实际上，明末清初在江南涌现的一批科学家如徐光启、

徐弘祖、宋应星等，都曾受到东林实学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杨时的“爱人”是一种民本和谐思想，那么东林实学就是一种济世救民思想，后被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阐

述为经世致用，主张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种关心民生百态、

农商百业的思想，至清末民初被转化为“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行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崛起，

无锡因此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1952 年，荣德生先生去世前将全部私人藏书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就有高攀龙的《高

子遗书》。荣德生先生不仅兴办实业、创办学校、建立图书馆，还联合当地商人一起，在梁溪河与古运河上捐资架起了无数座桥

梁……这些桥梁，也是无锡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桥梁。 

因此，无论是民本和谐、济世救民还是经世致用，就是把人民对诗性自然的美好生活需求放在首位，这是以中国传统哲学

思想对治水兴利、造福乡民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这些理论也是古运河水品格的呈现，上善若水，让无锡在三千年发展过程中

始终能够行稳致远，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非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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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进入近代社会，大运河沿线城市逐渐衰落，无锡却不衰反盛，成为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显然不能归

结于水路交通的便利。实际上，无锡的特点就是离太湖很近，又在太湖下游，更容易受水患的侵扰，所以治水兴利的任务最为

繁重。因为治水，有了伯渎河；因为治水，有了无锡城；因为治水，有了百折不挠的古运河精神；因为治水，有了迁想妙得的

创新意识；因为治水，有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今天，治水依然是“进行时”，而百折不挠、迁想妙得与经世致用等文化基

因将成为建设“强富美高”幸福城市，推动无锡走向未来的内在动力。 


